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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回摇
鲁清用计诓弓弹

杜林激怒翻江龙

霍坤问：“掌柜的，这一带照这个村子大的有几个？”

黄甫说：“我们这里是五里地的长街，这一方是十八个村

庄，就是我们这个村子大。”在宋朝那时，这个村子名为黄

格庄，姓黄的必多，要叫李村，那姓李的一定多。当时霍坤

问了他的名姓，以及庄名，黄甫全说了，又说道：“离我们

东村口偏北，有个黄林庄，跟这里是一般大。”霍坤道：

“由此到卢和县，来回有多少里呢？”黄甫说：“到卢和县，

从我们这里是七里远近。”霍坤说：“这位县太爷，姓甚么

呀？”黄甫说：“姓冯，他官印是冯治国。东门外代理十八

村，西门外也代理十八村，大家人等，给太爷赠一美名，尊

他为玉面赛包公。两袖清风，爱民如子，公正无私，乃是一

位清官。”霍坤一闻此言，双伸大指，遂说：“此县该管地

面，可有土豪恶霸，以及那不法之人？”黄甫说：“那倒没

有，真乃是国正天顺。达官，您打听这个有甚么意思呢？”

霍坤说：“要是赃官逆臣，我从此处经过，要给你们大家除

去此害。”黄甫说：“没有。”霍坤说：“要是位清官，我到

县署挂号，我打算在此立座擂台，以武会友。”黄甫说：

“您要是立擂台，那就不必上县里去啦，这件事您交给我

吧，我能给您办去。黄林庄有个绅士，此人姓黄叫黄六，外

号人称土圣人黄六，黄花庄有个人叫百事通黄三，可以把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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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人找了来，跟他们一说，就可以成。因为他们两个，在县

太爷面前，是说一不二。”霍坤说：“好吧。”当时开出一个

单子来，交给黄甫，又回到后院取出些银子来，交与黄甫，

令他立了一本出入的流水账。黄甫一见，忙命伙计把黄三黄

六一齐找了来，将银子交给他们。二人拿过来一看，一参酌

情形，当时两个人跑出去找来土木工，以及棚匠人等，当时

就动起工来。那黄三监工，令黄六去找吴老达官。少时霍坤

随他倒来到了南村头，看了看说道：“黄三，你们将台搭在

西边面向东，可不大吉利。有句俗话，是一支白虎门前坐，

不是福来定是祸。”黄三说：“老达官，您千万别那么想。

要是有个不幸，打死三五条人命，那时你尽管走您的。我们

两个人，能替了您啦，左不是花些银子，一点牢狱之灾没

有，管保叫您平平安安的走，决没错儿。”霍坤说：“那就

任凭你们所为吧。”说完了他回到了店中，见了黄甫要了一

本历书，查看吉日。黄甫说：“您要用多少日子呢？”霍坤

说：“立一百天吧”。后来查好了吉日。这天正好要开擂，

这时正巧有山东的群雄来到啦。打人群之中看出来刘荣，这

才冒叫一声。后来看见有一个青年英俊，在他身边甚为可

心，便将他点名叫了上来。两下里比武较量，才有此奇遇。

当时刘荣跳下擂台，这里也全收拾齐啦，一同回店。他

下到台后，见张氏与婆子丫环，正围着小霞，那小霞是放声

痛哭。霍坤上前说道：“姑娘你不必啼哭啦。武夫之家，男

女胜败，通是一理，没有甚么的。”小霞说：“爹爹，今天

开台打擂，古事今比，您有把人家叫上来的吗？既然把人叫

了上来，那您就跟人有仇。两下里比武，就应当当场不让

步，举手不留情，为甚么又让他半步？若不是女儿多说一

—圆—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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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，您是当时命丧台上。谁知孩儿上前，又遇上险，多承我

那刘叔父，说了句话，才将女儿的性命保住，要不然我已早

死多时啦。”霍坤说：“姑娘你招数变的早。他要变招使这

手功夫，那你就把他举起来啦。”小霞说：“我要将他举了

起来，不用说我刘大叔讲话，您说话我也得把他扔下台

去。”霍坤说：“姑娘，你也不必再哭啦，有甚么话咱们家

里再说去吧。”小霞说：“我要跟您回了店口，您可得给我

找那狂徒，我非要了他性命不可！我问一问他，咱们父女跟

他有何仇恨？”黄张氏说：“姑娘，别让你父亲着急啦，有

甚么话，咱们到店里再说去吧。”金屏翠屏二人也说道：

“小姐呀，这不是老人家说啦吗。别管如何，咱们先回店去

吧。”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，被人家男子举过头顶怎么也是

不好看。小霞无法，只得用手绢擦了擦眼泪。霍全带过马

来，姑娘搬鞍认镫，上了马，他老夫妻也各自上了马，婆子

丫环各上了车辆，大家一齐回店不提。

且说台底下的傅家五寇。那小蜜蜂傅虎、金头蜈蚣傅

豹、小花蝴蝶傅荣、追风鬼姚庆、黑面鬼姚明，五个人的二

眸子，不错眼珠的看着他们，这五个人一直跟了下来，走在

人群之中。傅豹说：“合字。”傅荣说：“并肩。”傅豹说：

“牵着他，垛字窑，昏天字，撮红，溜攒至月攒，伶俐齐

毕，入窑儿扣烟，将斗合的星星摘走。”这些话乃是江湖黑

话，说明白就是：合字是兄弟，并肩是哥哥，牵着他就是跟

着他，垛字窑就是店口，昏天字是黑啦，撮红是点上灯，溜

攒是定更，月攒是二更，以后便是说，晚上去点薰香，好去

采花去。他们这样一说不要紧，旁边有人说道：“你们这几

个小子们，真是满口胡言乱语。”五寇一闻此言，抬头一看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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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家，没敢言语。原来傅虎认得此人，乃是单鞭将马德元。

他们不敢再说，恐怕叫人家打啦。五寇跟下霍家车辆去，暂

且不提。

且说刘荣他们众人，看擂台事已完，遂说道：“列位

呀，咱们先回店吧。这个立擂的不是外人，他也是我的一个

老友。”何凯说：“既是您的老友，为甚么将我侄儿叫上擂

台？是何道理？”刘荣说：“二哥您不知道，其中还有内情，

容到店中，您就知道了。”鲁清说：“石爷走哇，咱们回店

吧。”石禄说：“我不走，我还等着打擂啦。”刘荣说：“咱

们走吧。人家累啦，一天就打五擂，多了不打。”石禄说：

“我不累呀。”鲁清说：“你不累也不成啊，人家不往上叫人

啦。”石禄说：“那么还得多会打呀？？鲁清说：“明天打

擂。”石禄说：“小何，你怎么把那个大妞子给举起来啦？

你把我举起来试一试。我替那个大妞子能把你举起来。”说

着话，他奔何斌面一掌。何斌往旁一转身，不由心中所思，

他的工夫好，我爹爹在世之时曾经说过，少林拳脚好，武术

超群，我何斌没会过。今天我得跟石禄会一会招数，他要胜

了我，西川仇可报，他要胜不了我，那是一勇之夫，虽是横

练，也无济于事。按何斌的技术，要比平常人倒是好，可是

要比真有功夫的人，他可差一点。石禄掌一打他，何斌往旁

一闪，用右手一迎。石禄上前用掌又压他，入步使了个外百

灵腿，何斌往上一长腰，早将外百灵腿躲过。那石禄往下一

存身，又一长腰，用手一滑他腿湾，往上一挑，那何斌就来

了个小翻膛。石禄右手一抓，将胸前十字绊抓住，往这里一

带，就将何斌提了过来，硬住腕子往上一提，便将何斌举起

来啦。鲁清一见，连忙说：“石爷，手下留情。”石禄说：

—源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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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何，你把大妞子举起来啦，我也把你举起来啦，我跟你

学。”说完慢慢的又把何斌放下。大家这才一齐往店中走

来。杜林问道：“刘大叔，这个擂台上是谁呀？”刘荣说：

“这个是金刀赛判官镇西川霍坤。”杜林说：“认识啦，他认

得我爹爹与我那叔父，他那个时候到上我们家中去过。”刘

荣说：“你瞧见过此人吗？”杜林说：“瞧见过。我净跟我那

霍大姐闹着玩，因为闹着玩，我爹爹还打过我呢。”刘荣

说：“别的不用提，咱们店中一叙吧。”杜林说；“他是那一

门的呢？”刘荣说：“他是右十二门第七门的。”杜林说：

“刘大叔，您一说这个门户，我知道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知道

甚么呀？”杜林未曾说话先看何斌，不由一吐舌头。原来他

素日与何斌打哈哈说笑话，他心眼最快，见景生情，早明白

这内幕啦。刘荣说：“你又知道甚么啦？”杜林说：“我这个

霍大姐要姓何啦，她一姓何，我可就管她叫何大嫂子啦！”

大家一听一乐儿。

说话之间，来到黄林庄，三义店门前。鲁清上前叫门：

“丁大哥赶快开门，我们大家回来了。”丁银龙一听，忙命

伙计将店门开了，大家走了进来，看见众人面带喜容。大家

到里面，大门紧闭。来到屋中落了座，丁银龙追问打擂经

过。闪电腿刘荣，便将经过之事，一一说明。那杜林说：

“何大哥您这里来。”说话之间，何斌便随他出来，到了西

房廊檐底下。杜林说：“咱们石二哥的拳脚怎么样？”何斌

说：“少林门的拳脚，实在不错，比你我胜强百倍。”杜林

说：“大哥呀，人家这个擂台可有内幕，并不是报仇的擂

台。要是报仇在台上半招不让，可是要提起那位姑娘的武艺

怎么样？”何斌说：“武艺不坏。我在山东一带保镖，还真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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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见过这么好工夫的。”杜林说：“不但武艺好，她容颜怎

么样？”何斌说：“容颜出奇。”杜林又一吐舌头。何斌说：

“杜林你打听这些事，干吗吐舌头啊？”杜林说：“何大哥。

他是男是女？”“他是西川路的人。”杜林说：“您在何家口

说过，够奔西川路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是刀刀诛尽、刃刃诛

绝。这句话您可太伤众啦。人说话不能棍打一片，既是棍打

一片啦，您把那姑娘给举起来，为什么又给放下呢？”何斌

说：“皆因刘大叔答言说那台官是他们的贵友，因此未把她

扔下擂台。”杜林说：“何大哥，倒不是刘大叔说那句话。

一来此女能为出众，二来你看此女投缘，三来何斌你舍不

得。由此一看，这才算门当户对。何大哥从此交朋友，我不

跟你交啦。你爹爹仇还未报啦，你敢情有招亲之情。从此以

后，你可别跟我呼兄唤弟啦。”何斌一听此言，当时臊的面

红过耳。杜林又说道：“何斌你不用想着脸儿害臊。这话可

又说回来啦，千里姻缘一线穿，这也是月下老人给配就的

啦，非人力所能如此。我还不是呕着你玩，咱们先到西川，

那时你刀劈二峰啦，拿住普铎，将三个人头带回何家口，在

灵前祭完，那时你再与我那个贤嫂圆房。你名利全有啦，谁

不说你好哇。”此时鲁清早追了出来，听见此话，遂说道：

“杜林呀，你可太爱说话啦，你这一说不要紧，也许给成起

来，可也许说散啦。可称是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要不怎么

古人说，君子欲讷于言、而敏于行呢。说话不能太随便，话

到唇边你得留半句呀。无论男女，嘴说话，可得要留德

呀。”说完，三个人一同回到北上房，来到上房之中，谈谈

议论。正在此时。店伙计跑了进来，问道：“哪一位姓刘？”

刘荣说：“我姓刘。”伙计又说：“哪一位姓何呢？”何凯说：

—远—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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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姓何。”伙计说：“外头有霍达官求见。”刘荣何凯二人，

来到外头。刘荣上前见礼，遂说道：“霍大哥，此位是我二

哥，此人家住山东涟水县何家口，姓何名凯，拼行在二，外

号人称逆水豹子。二哥，这是我霍大哥，他祖居西川大龙山

后霍家寨，姓霍名坤，外号人称金刀赛判官。”两个人相

见，互相一抱拳。何凯道：“霍爷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西川

路上，还真得叫你给荡平路啦。”霍坤道：“岂敢岂敢！何

二爷，您弟兄二人，威名远震，在山东一带保的是水旱两路

的镖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呢。”

弟兄二人当时携手揽腕，一齐来到柜房。伙计将店门紧

闭，刘荣命伙计预备茶水，茶水已到，每人倒了一杯，他们

吃茶讲话。原来霍坤是为姑娘亲事而来。在擂台上，已然听

见刘荣说啦，他们是左十二门第七门的。他来这里，本来是

给他找婆家啦，可是见了面，怎么好就提亲呢，必须用话套

话，慢慢的就可以引到此处上来。因为当时不好结果，今天

前来拜望。霍坤说：“何二爷，您是哪一门呢？”何凯说：

“我乃是少林门，左十二门第七门，自幼爱练习大红拳。您

是那一门呢？”霍坤说：“我是潭腿门。”刘荣说：“霍大哥，

您家住在那个村子里呢？”霍坤说：“黄花庄东头，路北四

合店。我问何二爷一声，在擂台上动手之人，他是您的甚么

人？”这句话他可是明知故问。原来他借这句话，为是借话

套话，好向他提亲。何凯说：“那孩子不是外人，乃是我兄

长之子。”霍坤一闻此言，不由称赞道：“能为出众，武艺

高强，令人钦佩。”何凯站起一抱拳说道：“老兄长您多夸

讲了。在台上多蒙您的爱护，让他一招，赐他的全脸。您要

不容让半步，此孩他不能把您胜啦。”霍坤说：“何二爷，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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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那贵侄少爷，今年多大年岁啦？”何凯说：“他今年已然

二十有四啦。”霍坤站起来抱拳一拱手，说道：“何二爷。

我有一事向您启齿。您叔侄爷俩，必须要捧我一场，赏我们

全家的脸面。就皆因他二人在台上比武，公子何斌是正人君

子，不过男女授受不亲，他将我那少女，举过头顶，因此我

要将那女孩儿许配他身旁为妻，以全两家的脸面。就请我那

刘贤弟为媒，你我两家结为秦晋之好。”刘荣说：“二哥，

何斌不是也没定下亲事啦吗？”何凯说：“有我兄长在世之

时，到是没听他说过，大半是没定啦。不过是恐怕我嫂嫂她

回到河南姜家屯，与他定下亲事，那我可就不知道啦。”霍

坤说：“二爷，这个不要紧，要是定下亲事呢，两头为大；

没定呢，那就没有说啦。我想咱们两下里可称门当户对，我

那女儿小霞，今年也是二十有四。我且问二爷，何斌的生日

您可曾知晓？”何凯说：“此孩的生日是四月十六日。”霍坤

一闻此言，不由大喜。刘荣说：“霍大哥、何二哥，你们两

下里要是结了亲，那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。我一定给你们两

下里作保。”

书中暗表。这个亲事，原本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那

才对呢。比方说，姑娘的娘已去世，那才轮到她父的身上，

由男的与他提亲，可是人家必须般配，年岁也得配合就可以

许配他身旁为妻。如今霍坤是个急劲，自己跟他们一提。当

下何凯说道：“霍大哥，这个亲事，我倒是答应了。但是我

那侄儿何斌，他性如烈火，并且又有孝在身。跟他一提，那

是准不成。”霍坤说：“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，与何

大哥报仇完毕，那时再给他们圆房，还不成吗？丁二爷呀，

可有一节，如今咱们可是结了亲，可是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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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啦。”刘荣一听要定礼，这到是应当的。何凯说：“刘贤

弟呀，要是要定礼，恐怕何斌不给吧。按说无论甚么，全可

以定亲，但是他要不肯给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刘荣说：“不

要紧，我有主意。”遂叫道：“霍大哥，你要打算叫我们弟

兄二人，给您向他去要，也怕他不给。我给您介绍一位朋

友，此人是山东著了名的人物，真是能说善道。少时你们二

位见了面，您就知道啦。”霍坤心中所思，我耳中有一两位

的。当下说道：“刘贤弟，那么您就替我分神吧。”刘荣说：

“你不用客气，等我去请他去。”何凯说：“刘贤弟，您请谁

去，也是不成。”刘荣说：“你就不用管啦。我有办法，非

会友熊鲁清不可。”霍坤说：“刘贤弟，你的这位会友熊鲁

清，早已的耳熟。”刘荣说：“他住家在山东登州府南门外，

鲁家坨的人氏。”霍坤说：“我有一友，自从结拜分别后，

至今未见，此人姓鲁名彪，人称自在雄的便是。”刘荣说：

“他二人是一母所生。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那时，鲁彪

走去杳无音信。”霍坤说：“这个鲁清是不是未曾说话，先

从鼻子眼里哼哼的那位是不是？”刘荣说：“不错，正是他

人。”霍坤说：“我往山东走镖，与他会过几次，不过因为

有点小事犯过意见。我倒不知他们二人是亲弟兄，我以为他

是我大弟鲁彪的同族弟兄。那时若不是看在我那大弟的身

上，他早死在我的金背刀下。”何凯一闻此言，说道：“亲

家，我倒是时常听鲁清说过，他就提西川有一个姓霍的，可

是并没提人名。他说要不看在他兄长的面上，早就阴您啦。

那鲁清您可别看他艺业浅薄，他可别有降人之处。俗语说的

好，逢强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擒。”霍坤说：“我与那鲁彪在

神前结拜，那时我曾问他名姓，他说他姓鲁。我当时不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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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我那拜弟的兄弟，若是知道，那能小看他呀。我小看他

不是小看我那拜弟啦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大哥，我把他约过来，

您知错可得认错。这件事就靠在他的身边啦，除非他，别人

可办不了此事。”霍坤说：“刘贤弟，那么你多受累吧。”刘

荣说：“这有甚么呢。”说完转身来到正房，进屋一看，没

有鲁清，忙到东西是找，也是没有。

杜林在后面跟随，问道：“刘大叔，您有甚么邪症吗？

你瞪着两只眼睛找谁哪？”刘荣说：“我找你鲁大哥啦。”杜

林说：“你找他有甚么事呀？”刘荣心中一想，这个孩子诡

计多端，虽然说人小，他一举一动，言谈话语，比鲁清可不

在他以下，他要呕人打哈哈，就许挤出是非来。遂说：“你

不用打听甚么事，这个事你办不了。”杜林说：“我知道

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你知道甚么事？”杜林说：“您找我鲁大叔，

为是给我何大哥说个夫人。我何大哥愿意，此事十成还没有

一角啦，我何大哥与我霍大姐，他们俩个人就投缘，夫妻要

是不投缘，他不能这么样的夸奖我霍大姐。您给人家提夫

人。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里啦，我不告诉您。我心中纳闷，

我在家中之时，有给杜家五狮子提亲的，怎么会没有给我提

亲的呢？也是我人头长的太不得哥们，一颗干脑帮骨，今年

刚十六岁，两边腮帮子往里，要没有牙床支着，还往里瘦

啦。也就是我何大哥在台上，与他比武，要是我在台上比

武，她早就把我给踢下来啦。”刘荣说：“你鲁大叔在哪里

哪？你告诉我。”杜林说：“我偏不说。”此时鲁清在门后头

一哼吃，刘荣赶奔上前，说道：“鲁贤弟，你到一趟柜房。

那里有一位朋友，求你一点事情。”鲁清说：“好吧。”便随

刘荣往外要走。杜林说：“您先别走。”鲁清说：“有甚么事

—园员—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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吗？”杜林说：“我何大哥他净小瞧我，我可给他们破坏破

坏。我这个霍大姐，要娶到何家口，那可真是美满的良缘，

因为他们二人很是投缘。我霍叔那年上山东送镖，我霍大姐

就跟着，她在我们家住着过，我要一逗她，她就打我。”鲁

清说：“杜林，这可是一件大事，很有关系，你可千万别在

里头说坏话。可不许你戏耍何斌，不准去逗你小霞姐。他二

人过门之后，圆了房啦，你再提她，我可不管啦，那时他们

两个人打你，我可不管啦。再者说，你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

交情，如同亲弟兄一个样，那要再说别的，那可于理不合

啦。”说的杜林不敢言语啦，鲁清这才跟随刘荣，一同来到

柜房。

刘荣高声说道：“霍大哥，鲁二弟来啦！”那屋中霍坤

何凯二人，忙迎了出来。霍坤见了他，一揖到地说：“二弟

呀，千错万错，全是我一人之错。您与我大弟鲁彪，乃是一

母同胞，我实在不知。我要知道，焉能与你不合呢？”此时

鲁清心中暗想借着这个为由，我得给你几句，遂说：“这不

是老火球吗？谁把您拿到这里来啦？”霍坤一闻此言，鼓掌

大笑，说道：“亲家、刘贤弟，你们听鲁二弟他说的这话。”

刘荣说：“鲁清，别跟老哥哥凑啦。你们哥俩个前场堆的口

仇，今天你们是一天云雾散，不准谁再放在心中。再说当年

霍大哥不知道你与鲁彪是亲兄弟。方才问他与我二人打听，

我们俩个人一说，他直认错。”霍爷说：“我要知道，他是

我鲁大弟的亲兄弟，我小看他，如同小看我那大弟一般。”

刘荣说：“从此你们老哥俩，谁也不准记恨前仇。”鲁清说：

“何二哥、刘大哥，你们二位不知，当年他头一次上山东送

镖之时，他们两个人，就神前结拜。给我老娘办寿日之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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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全家全上我们家去过，我那嫂嫂与我老娘拜过寿。那时

皆因我有事出门未在家，我回来之时，在登州府西门外，我

看见他啦，赶紧下马，叫了一声老大哥，他连下马都没下

马，反倒冲我一撮嘴，他还说我认差了人啦，你认得我，我

为甚么不认得你呀？说完他们一齐的往西去啦。临行时他还

说了句，长眼睛不看明白，胡叫人甚么东西。后来他再上山

东来，那我就不叫他霍大哥啦，我叫他火球啦。你们哥俩，

谁把火球拿来的，我得拿一拿，看看这个火球儿烫手不

烫。”霍坤说：“鲁二弟你就说吧，我看你拿的动拿不动。”

刘荣说：“得啦，谁叫您是哥哥哪，还容不过他去。我二弟

必是好谈笑。”鲁清说：“火球儿，我这可是没找你去。”何

凯道：“鲁清，咱们可全是山东人，你这个就不对啦，没有

耍死儿没完的，你再要紧说，那就赶尽杀绝啦。二弟你敢紧

上前与我亲家赔礼，以后你再说笑谈诙谐话，那就叫大家耻

笑啦。”鲁清这才说：“这是我的老哥，他与我兄长神前结

拜。您不用给您亲家争口袋。他说对于我没有用我之处，那

叫瞎话，如今他求到我这里啦，我得拿拿他。刘大哥，那么

您把我叫了来有甚么事呢？”刘荣就把提亲之事，细说一

遍。鲁清说：“那么霍大哥跟咱们三哥提好了没有？”刘荣

说：“我们哥三个，全提好啦。”鲁清说：“何斌与姑娘的年

岁全都配吗？”刘荣说：“全好。”鲁清说：“既然四水相合，

那么你们还找我干甚么呀？”刘荣说：“鲁二弟，要是没有

要紧之事，我们也不找你。皆因你俐齿能言，必须用贤弟去

办。”鲁清说：“大哥从中为媒，没有我甚么事呀。如今您

是卖切糕的不拿刀，抓啦！不用说，霍大哥一跟你们要定

礼，你们老哥俩抓瞎啦。您想一想，那何斌的定礼，您能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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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来不能？”刘荣说：“是啊，你也知道啦，这件事还得非

你不可。一来你成全他们啦，二来你也给他们遮过脸去啦，

免得外人有烦言，三来你也可以赏我们老哥三个全脸，这叫

三全其美。”何凯说：“二弟，我的侄男，我知道他的性情，

是他身上的军刃暗器，你许拿不下来。可不是我何凯拿话督

你，天下的武夫是一家，男女皆为一理。要说定亲必须用自

己的军刃或是暗器，因为甚么使那两样呢，因为那两样上全

刻着他的名字啦。”鲁清说：“我不是跟三位兄长面前夸下

海口。霍大哥，当中为媒可是刘荣，他把我鲁清找出来的，

然后你们大家才求我办理此事。刘荣可算是那头的媒人呢？

咱们必须说明白才成啦。”霍坤道：“二弟，那么他算我这

头的吧，咱们这个样办好不好呢？”鲁清说：“好！我算我

二哥这一头的，您想好不好呢？”鲁清说：“我要算我二哥

这一头的，可是我给提的亲事。刘大哥从今往后，提媒保

亲，您可千万少管。您这个拙嘴笨腮，这么大岁数，保不住

人家就要定礼。您没有金钢钻，不用揽那么大的瓷器。”这

几句话说的刘荣脸上变颜变色。鲁清说：“霍大哥我这个笑

谈，可与别人不同。我说出就能办到。少时我要把他定礼拿

来，您可别在这里坐着，必须赶紧的走。”霍坤说：“就是

吧。”鲁清这才转身往里。

他一看此时天色已然黑啦，他急忙来到北上房，看见何

斌正在那里坐着哪。他一直就奔何斌来啦，说道：“何斌。”

何斌说：“叔父，有甚么事？”鲁清说：“你要见了西川的贼

人，报仇之时，通报名姓不？”何斌说：“我是刀拣有仇的

杀。我非见了二峰，我才上前动手啦。”鲁清说：“倘若他

二人有至近的宾朋，人家要上前挡你呢，你又当如何？”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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斌说：“我只可解劝于他，跟他们一无仇，二无恨，叫他退

下，叫二峰过来一战。”鲁清说：“人家隐藏二峰，不叫他

过来与你动手，那时你又当如何呢？”何斌说：“那时就休

怨我啦！他既与他们一党，那时我治死他不冤。”鲁清说：

“不论他是谁过来也不成。因为云峰段峰是你的仇人，要的

是他二人的人头人心祭灵，别人可以不必。你见着他们通报

名姓不通呢？”何斌说：“那焉有不通名姓之理呢？”鲁清

说：“那你可说些甚么呢？”何斌说：“我就通了名姓，说我

姓何名斌，外号人称神手太保翻江海龙。”鲁清说：“你且

慢着，人人全知道你水性好，因此叫你翻江海龙，那么你怎

么叫神手太保呢？”何斌说：“我有折背弓一张，能打八个

连珠弹，百发百中，因此有许多叔父伯父们，与我贺号，管

我叫神手太保。”鲁清说：“你在哪里试过武艺呢？你试武

艺谁又瞧见见过呢？”何斌说：“夜晚三丈二远近，绿香头

儿，无论阡在那里，我要是打出八个弹儿，那算不了甚么，

必须用独弹将香头打灭，香还不折。白天打更有妙法，仰面

往上打四个，容他们往下一落，那时再用底下的四个弹子往

上打，更叫八个弹子全碎啦，那才算是绝手功夫。”鲁清

说：“你父亲不会呀。可是你跟那人所学呢？”何斌说：“我

授业恩师，住家在永安镇，姓安名三太，人称神弓手。”鲁

清说：“你先慢着，你这个神手太保，我真没听说过。你何

知道我的外号？”何斌说：“叔父的外号，侄儿全知。我大

叔父，外号是自在雄，您是会友熊。”鲁清说：“这三个字，

就是表明我在外能景高人。可是我还有一个外号，你知道

不？”何斌说：“孩儿不知。”鲁清说：“我又叫神手鲁、鲁

法官，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，管我叫鲁法官，我又叫砖头

—源员—



中华经典武侠小说全集

十
摇
八
摇
义

鲁。”何斌一听不由一怔，说道：“我这个叔父，不定又要

犯甚么坏啦？您怎么叫鲁法官？怎么叫砖头鲁？”鲁清说：

“我有一把折把弓，一连能打四个弹，能拐弯，还能隔着皮

儿打馅儿，因此人家管我叫鲁法官，又叫神手鲁。”何斌

说：“您打从到我们那里，我就没听说过您有甚么弓。您把

这手绝艺练一练，我看一看。”鲁清说：“我这几手全是单

摆浮搁着。你要看哪手儿？”何斌说：“我就瞧一个样，瞧

您那手隔皮打馅。”鲁清说：“好！你把门窗户壁全关上，

不透一点亮儿。你要看一手儿，这不是要瞧我一下子吗！”

何斌说：“怎么？”鲁清说：“我的弓在家里，你一死的叫我

练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”何斌一听透着他机灵，忙问道：

“您那个弓几个劲？”鲁清说：“我的弓三个劲。”何斌说：

“鲁叔父我有一张弓，是三个半劲，拉不满是三个劲。您可

以用他来练，究竟怎么打法呢？”鲁清说：“你在屋里骑马

蹲裆式，头上顶着一个茶杯；我在那屋里面朝里，我一问

你，你一答应，一弹子使可将茶杯打碎。”何斌说：“您先

交给我这手儿，我得看看。”说着话来到西屋，取过折把弓

及弹囊。

鲁清一看，他把两样全卷到一块，遂伸手接了过来，说

道：“列位请看，这个孩子，他人小心可不小，他试探我

哪，我会打就能上的上，不会打那一定不会上。”说着话将

弹囊挂在身上。这囊的颜色，是鹅黄缎色作地，青缎色荷叶

边，里边是万字不到头，双荷叶边里头，四个犄角有四个小

字，上写神手太保，正面上有何斌两个字。鲁清当时将弓弦

取下，一窝便将弓上好了，转身往外，他叫何斌全将窗户门

上齐啦。鲁清在院中问道：“预备齐了没有？”何斌说：“没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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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呢。”鲁清说：“先把竹帘给卷起来。你们摆设齐了没有，

要齐了我可献艺啦。”何斌说：“我已预备齐啦。”在屋中蹲

裆骑马式一蹲。杜林说：“你别装傻啦，脸朝外，不是一个

样吗？你必须脸朝里吧。您老人家一个走了手，打上就是一

个包，重一点就许来个窟窿。你要脸朝外，一下子打了眼

睛，那还怎么给我何大叔报仇哇？”何斌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鲁清在外边说道：“你预备齐了没有？”何斌说：“您稍微等

一等。”一边说着，便将茶碗扣在头顶之上，骑马蹲裆式往

当中一站，遂说道：“鲁叔父，您献手段吧。”鲁清一听，

急忙来到柜房，交与霍坤，说道：“霍大哥，您赶紧拿走，

这可是您姑老爷折把弓囊弹，您可好好的收了起来。这里的

事，您就不用管啦。我累碎了三毛七孔心，使出妙计，才将

此弓囊拿了出来。”霍坤说：“二弟，我谢谢你啦！”说完拿

了弓出店而去。他们弟兄三人送出店外。霍坤回店不提。

如今且说刘荣、何凯、鲁清，三个人回到柜房，将双门

紧闭。那鲁清是撮手擦掌捶胸跺脚，说道：“刘大哥，这咱

们可应当怎么办呢？他要一要弹囊弓，我可上那里给他找去

呢？再说那杜林在这里直出主意，我应当怎么办呢？”急的

他直出汗，无法去搪何斌。刘荣说：“如今我也没有主意。”

何凯在旁边一看，他也是真着了急啦，说道：“这个何斌脾

气太左，性如烈火，如今给他用这个弓给定了亲，那时他非

跟你拼了不可。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，他有孝在身。”

鲁清说：“二哥，您到里面要这么这么说，大哥您到里面必

须这么这么说，那时就可以过去此事。”老哥三个商量好

了，这才往里走来。此时何斌蹲在那里腿也酸啦，腰也木

啦。那杜林在一旁，冲他直吐舌头。何斌说：“杜林，你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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